
用私人记忆重现历史细节

——

《 中 非大使 系 列 访谈录 》 项 目 序 言
？

飞 鸿
＊

口述史是 中 国史学的
一

大传统 , 而在缺乏书面文字的古代非洲社会 ,

口传史更成为传承历史 的基本方式 。 自 2 0 1 0 年起 ,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

究院在多位中 国前驻非外交官的支持下 , 启 动 了中非关系 口述史影像资料

建设项 目 , 并推出
“

中非大使访谈录
”

系列专栏 。 目 前这一工作巳 经取得

系列成果 , 将在国 内相关刊物推出 。 这里 , 笔者就本项 目 实施 的构想与期

待略作说明 。

这些年 , 因从事非洲研究工作 , 笔者结识了许多 中 国和非洲 的老外交

官 。 在不同场合的交流叙谈之中 , 不时听他们讲起过去年代所经历之种种

趣 闻佚事 。 这些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
“

故事
”

, 这些只 流传于坊 间的
“

旧

闻
”

, 从一个特殊的侧面 , 呈现了 过去数十年 中非关系鲜为人知 的
一

面 。

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记忆色彩的讲述 , 实有助于重建当代 中非关系史的细

节原貌 , 让模糊 了的岁 月 重新变得鲜活和感人 。 若能以 专业方式将其记载

下来 , 它就可转化成
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, 让当代国人的奋斗经历融汇到

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传承千年的记忆长河中去 。

① 本文是作者为
“

中非 大使访谈录
”

项 目 启动写的序言 , 相关文章将 陆续登载于 中国社会

科学报 ？ 本项 目 由 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博士 、 徐薇博 士负责 , 得到 了中 国多位驻非大 使

尤其是中 国驻喀麦隆前大使许孟水先生 ． 《 中国社会科学报 》 等个人 和机构的大力 支持 , 在此 特

致谢忱 。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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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略举几例 。

2 0 0 3 年初 , 我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讲学 。

一

天 , 我前往 出

席
“

坦中友好协会成立
”

大会 。 大会主席台设在一棵参天大树下 ,

一排排

大红灯笼挂在高高的波巴树上随风摆动 。 身着艳丽服饰的非洲嘉宾们纷至

踏来 , 笑声朗 朗 。 在浓荫掩映的大树下 ,

一

支钢鼓乐 队把整个会场烘托得

十分热闹 , 演员 们不 时用非洲 味很足的 汉语演唱着 《 在北京的金山 上 》 、

《坦中友谊之歌》 等 中 国六七十年代 的老歌 , 让我在这遥远 的热带非洲丛

林中有
一

种时空倒流 、 恍然如梦的感觉 。

会间 , 我见到 了 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艾哈迈德 ？ 萨利姆先生 , 他 曾担任

过驻华大使 、 驻联合国 大使 、 坦 政府 总理 , 也曾 长期担任统
一

组织秘书

长 , 后又担任非洲联盟特使和非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首席调解员 , 是当代

非洲著名 的政治家 。 那天 , 他兴致很高 , 闲谈之中他说 ,

“

知道吗 , 我 2 7

岁就到你们国家去当大使 了 。 我是在天安门城楼上 , 向 你们的毛主席递交

的 国书呢
”

, 他说的这些事 , 我过去也有所耳 闻 , 不过接下来他又说 ,

“

我

当驻华大使期 间 , 有工作要见你们周总理 , 经常是在晚上九十点钟
”

, 看

着我有点 困 惑的样子 , 他补充说 ,

“

因为那时你们正在闹文化大革命 , 红

卫兵天天造反 , 周 总理只有晚上才有时间 见外国大使谈工作
”

。

接着 , 我 向萨利姆先生 问起
“

联合国跳舞
”

的佚事是否属实 , 他听了

哈哈大笑 , 点头称是 。 许多 中 国人可能都知道毛泽东说过
一

句话 ：

“

是非

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
”

, 这当然是个形象 的说法 , 但如把这话当真 ,

那么这位萨利姆先生 , 可就是当时在联合 国直接抬中 国这把大轿子的非洲

朋友 了 。
1 9 7 0 年 , 萨利姆 由 驻华大使改任驻联合 国大使 , 其间

一

项重要

工作就是为 中 国重返联食 国努力 。 许多 中 国人也都记得
一

个感人的镜头 ,

1 9 7 1 年底联合 国 2 6 届大会宣布 中 国重返联合 国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

时 ,

一

群年轻的非洲外交官马上在会场上载歌载舞 , 热烈庆贺 , 而其 中
一

位就是萨利姆先生 。 联大会场这场即兴之舞 , 生动诠释了过去几十年 中非

友好关系 的纯真 自 然的特性 。 但也因为这
一跳 , 却让美 国人记恨于心 。 1 0

年后的 1 9 8 1 年 , 非洲统
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在 中 国支持下 , 推举萨利姆

为新一届联合 国秘书长时 , 美国动用了 1 6 次否决票 , 而 中 国也对美国支

持 的候选人
“
一否到底

”
, 坚持新秘书长必须由 第三世界的人担任的底线 。

最后 , 联合 国 以折 中方式推举来 自 秘鲁 的德奎利亚尔 出任秘书长 。 记得那

天我问萨利姆 , 对于 当年的跳舞之举后悔吗 , 他大笑起来 ,

“

怎么会后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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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 , 那是最开心的记忆
”

。
2 0 0 9 年 , 作为 中 国 人民的老朋友 , 萨利姆与 赞

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等当选
“

中非友好贡献奖
——

感动 中 国 的五位外 国人
”

。

在北京的颁奖大会上 , 萨利姆本人因事未 出席 , 但年过八旬 的卡翁达先生

却远道而来 出席了 。

3 0 多年前 , 卡翁达 、 尼雷尔 、 萨利姆
一起成为 中 国援建坦赞国 际铁

路的直接推进与领导者 。 颁奖大会上 , 我作为
“

感动非洲 的 十位 中 国人
”

之一问卡翁达先生 , 是否还记得 1 9 7 4 年 2 月 2 2 日 与 毛泽东会见 的情形 ,

他说记得很清楚 。 之所 以 提到这次会见 , 是 因 为毛 泽东在与卡翁达会谈

时 , 首次提 出 了
“

三个世界
”

观点 , 并说中 国 与非洲 同属第三世界 , 而卡

翁达本人 , 后来则提出 中非是
“

全天候朋友
”

的著名论断 。

显然 ,

“

同属第三世界
”

、

“

全天候朋友
”

这些时代词语 , 十分精妙地

概括出那个年代中非跨越大洋建立平等互助关系 的真实状态 。 作为 当 事

人 , 萨利姆 、 卡翁达这些非洲政治家 , 与新中 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特殊 的交

往 , 有许多宝贵的私人记忆 。 这些记忆的记录 与保存 , 应该是具有特殊的

意义 。

这几年 , 我与 中 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交往甚多 。 有一

次 , 为配合 国家领导人出访 , 我与刘贵今大使一起率一个大型 的 中 国学者

代表团赴南非和埃塞俄 比亚 , 出席 中非 、 中埃关系研讨会 。
在当代中 国外

交官 中 , 刘大使是那些 自我戏称
“
一条道走到 黑

”

的职业外交官 (按坊间

戏言 , 外交官驻欧美国家为
“

白道
”

, 驻亚洲 国家为
“

黄道
”

, 驻社会主义

国家为
“

红 道
”

, 驻非洲 国家为
“

黑道
”

,

一

生都做对非工作则为
“
一条道

走到黑
”

) 。 这次出 访路上
‘

, 见 了不少老友旧朋 , 闲聊之中讲起许多 当年的

往事 。 其中
一段不经意说起的往事让我 印象深刻 。 据刘大使说 , 他担任驻

南非大使时 , 有
一

次去拜见曼德拉总统 。 这位在 白人种族主义监狱 中渡过

2 7 年的传奇人物 , 像老朋友
一样招待 中 国大使 , 叙谈之中 , 他告诉刘大

使 , 当年他与非国大一批政治犯被关在罗 本岛上时 ,
每逢十月 一 日 中华人

民共和 国 国庆 日 那天 , 狱友们在院子里放风 , 会用非洲人的握手方式 , 手

掌相 向 , 交叉连握三下 , 以示庆贺和相互勉励 ,

“

我们把你们的 节 日 当做

自 己 的节 日 , 把新 中国视为非洲 的希望
”

曼德拉这样对刘大使说 。 听着这

些故事 , 我脑海里不由 闪 现出
一幅朦胧 的 画 面 ,

一幅过去只 在小说 《 红

岩 》 中读过的 画面 , 不 由会想 , 这遥远的非洲大陆 , 过去几十年会与 中 国

形成这样特殊紧密的关系 , 其 中必有着十分丰富而特殊的时代 内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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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埃塞 时 , 刘大使又说起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 , 他在此做外交官时 ,
正

碰上推翻门格斯 图政权的内战 , 现任总理梅莱斯领导的埃革阵
一

路打回亚

的斯亚贝 巴 。 当时刘贵今作为 临时代办 留 守使馆 。 占领首都的第二天 , 梅

莱斯就约见了刘贵今 。 在刘大使看来 , 梅莱斯是
一

位极有智慧的领导人 ,

他对刘贵今说 , 我们新政府希望与 中 国建立紧密友好关系 , 我们就是沿着

你们 中国人修的 那条公路 , 开着坦克一路打到 了 亚的斯亚 贝 巴的 。 没几

天 , 埃塞政府又邀请刘贵今在内 的各国外交官 , 作为见证人 , 进老皇宫去

见证将老皇帝海尔塞拉西
一

世夫妇的遗骸从皇宫
一

间卫生 间水泥地下面挖

掘出来的过程 。

这样带有私人记忆的 当代 中非交往故事 , 我还听到许多 。

新 中 国对非外交 , 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启 的 。 六七十年代 的

非洲大陆 , 正在从西方殖民体系 中解放出 来 , 而中 国也在复杂的 国际环境

中艰难地探寻着属于 自 己 的 国际舞 台 。 无论是非洲支持 中 国重返联合 国 、

中 国援建坦赞铁路 , 甚或与被称为
“

狮子王
”

的埃塞老皇帝海尔塞拉西
一

世的交往 , 都是六七十年代中 国外交的重大事件 , 在这些事件的背后 , 有

许多鲜为人知 的几代 中 国外交官们在非洲广袤大地开拓新中 国外交事业的

故事 。 几十年前 , 在非洲做外交官 , 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, 生活之苦 , 战

乱之危 , 酷热之熬 , 思 乡 之愁 , 点点滴滴 , 都深存于 当 事人心底 。 多年

来 , 我曾造访过非洲 内陆深处多个中 国使馆 、 领馆 , 虽然现在条件大有改

观 , 但当年之艰苦创业 , 依然可想而知 , 因而对新 中国几代驻非外交官 ,

我总怀有
一

份敬佩之情 。 他们中 的许多人 , 年事 已高 , 甚或仙逝而去 , 而

健在的每每记起 当年的经历 , 总是充满怀念的情感 。 他们 的经历 与记忆 ,

他们的情感与思考 , 本是我们这个 民族在过去百年奋斗 的
一份精神遗产 ,

自 当留存下来 , 汇入民族国家的 当代集体记忆与情感 中 。 但是 , 由 于时代

环境的限制 , 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够 , 目 前出版的中 国外交和 中非

关系的 著述 , 往往多是一些概念性的框架或官方原则 的宣示 , 缺乏历史的

细节及个人的存在 , 这多少令人遗憾 。

当代 中非关系正在经历重大变化 , 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也与 日俱增 。 在

此时刻 , 重温历史 , 当有特殊的 时代意义与追求 。 历史既是人深藏于心 的

一

种感怀往事思 乡 忆旧 的情感 , 也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智慧与治国方略 。 中

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垂训作用 , 早在文明之初就懂得 了
“

史之

为鉴
”

且
“

得可资 , 失亦可资
”

的道理 , 提出
“

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 , 治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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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者以志为鉴
”

。 为取鉴以经世 , 疏通 以知远 , 史学家们缘始察终 , 见盛

观衰 , 以总结
“

人事
”

之得失来解释兴亡之运 , 盛衰之迹 , 从而
“

垂鉴

戒 、 定褒贬
”

。 历朝历代均汇集天下史才 ,
记载先人事功 , 评价前人得失 ,

所修之史典史册可谓如烟如海 , 湟湟泱泱 。 然而文献正史只是历史记述的

一部分 , 它可能略去了太多的历史细节 , 隐去 了更为重要 的历史人物的个

体生命与情感 。 因而通过历史经历者的 口述来重现历史细节 , 复活历史的

鲜活生命 , 却也是中 华史学的传统之
一

。 太史公司 马迁著史百三十篇 , 以

人物纪传体记事录言 , 故而两千年以下今人读来 , 感人之作多还是那些通

过访谈记载下来的传记文字 。

于是 , 我们设想 , 应该启 动
一

个系统的精心安排的当代 中非关系 口述

史项 目 , 系统访谈 中非双方的老大使 、 前政要 , 记言录事 , 传留 后人 。 今

天 ,
史家可借用更先进之技术 手段 , 借用专业之设备来系统访谈当事人 ,

以勾 勒岁 月 细节 , 复原历史全貌 。 不过 ,
口述史学 自有

一

套专业之规程与

要求 , 所访对象 , 所谈话题 , 所录故事 ,
．

皆需要按照 口述史学之要求作专

业安排与技术准备 。 虽然历史本身充满情感 , 而 口述史学的私人记忆和个

体讲述属性 , 又使其难免带有很大 的主观色彩与个人偏好 ,
这就要求采

访 、 记述 、 编辑 、 存档各个环节 , 都应努力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 , 访谈过

程和所提问题 , 旨在还原史实 , 客观实录 , 不可介入访谈者个人之好恶 。

访谈人对受访者之个人经历 、 时代背景 、 事件环境 , 也当周详准备 , 事先

做好案头工作 。 访谈后对访谈结果作 出专业性的分类 、 编辑 、 制作 , 形成

可供阅读 、 视听的文字和影音材料 , 使其成为有史料价值和启 示后人的 口

述史成果 。 如此 , 则既为 中非关系 史的研究 , 留下
一笔宝贵的史料财富 ,

也让当代国人的外交奋斗经历融汇到中华 民族传承千年的记忆长河中去 。

＊


